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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位于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
因本世纪二十年代出土了较
为完整的北京猿人化石而闻
名于世，尤其是1929年裴文
中先生首先在龙骨山猿人洞
中发现一具最完整、距今五十
多万年的古猿人头盖骨，成为

古人类研究史上的里程碑。
1936年贾兰坡先生又先后在
猿人洞发现 3个古猿人头盖
骨，迄今为止共发现 6个，被
命名为“北京人”。

可惜的是在二次大战期
间，5个北京猿人头盖骨随

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转移，
专列被不宣而战的日军劫
持，北京猿人头盖骨神密失
踪，至今下落不明。

1937年不仅是 “北京
人” 遗址正在发掘的日子，
更是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华

的日子，也是中华民族全面
抗战的日子。距卢沟桥十余
里的周口店挖掘现场，所有
的工作被迫全部中断。

日本军队侵占了北京后，

当时的协和医院因是美国的
机构，悬挂美国国旗，成了逃
避侵华日军铁蹄的一个避风
港。自1927年以后发掘的所
有“北京人”化石一直保存在
北京协和医院这处“保险箱”
里，研究人员仅限于在新生代

研究室对化石进行整理研究。
到1941年，日美关系由

于在太平洋地区利益的纷争
而日趋紧张，日军也开始占
领美国驻北平的一些机构，
日美之战一触即发。存放和
保管“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的北平协和医学院，看来也
难以幸免。在这种情况下，新
生代研究室必须为 “北京
人”化石找一个更为稳妥和

安全的存放地点。
当时从事“北京人”化石

研究的学者魏敦瑞希望将地
质调查所的所有人骨化石一
起带走，存放到纽约自然历史
博物馆内继续进行研究。但是
中美合同早就有明文规定，周
口店发掘出的一切东西完全
是中国财产，不得运出中国。

事情似乎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为了使“北京人”化石

不被日寇抢走，由驻北平的
美国公使馆接受这批珍贵的
古人类化石，并将这些物品

安全运往美国保存。
古人类学家胡承志是最

后一位见到“北京人”头盖骨
的中国人，他当时在协和医院
新生代研究室作技工，包括
“北京人”头盖骨在内的周口
店化石是他亲手打包装箱的。
他将“北京人”头盖骨重重包
裹，精心装好之后，把箱子送

到时任北京协和医院总务长
博文的办公室。送到总务长办
公室的两个木箱当天就转送
到F楼4号保险室里，过了
一夜又被送走。自此一别成永
恨，令无数中国人扼腕叹息。

包装在两个大木箱里的

“北京人”化石被移交给即将
离开北京撤回美国的美国海
军陆战队。具体执行人是原美
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军医弗利，
据弗利回忆，当时他的上司对

他说，让他直接回国。为了安
全起见，那些“北京人”化石
将放到他的那些运回美国的
行李中，这件事，在当时是相
当秘密的。1941年 12月 5
日，一列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
由北平开往秦皇岛，两箱化石

被放到美军专用的标准化绿
色皮箱中，和所有军人行李一
起，放入行李车中托运。该部
队当时打算在秦皇岛改乘预
计8日到港的美国轮船“哈
里逊总统号”去美国。

但是不幸发生了，恰在三

天后，日本不宣而战，偷袭了美
国太平洋军事基地珍珠港，美国
被迫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了。日军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华的
所有机构。弗利成了日军的俘
虏，几天后，他们在天津的战
俘营里见面了。但此时那两只

装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
绿色行李箱已经不见踪影。
“北京人” 头盖骨从此

下落不明，成为人类科学史
上一大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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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又要照常进行了，这

是件喜事，可我心里明白，这
已经不再是原先那个婚礼，这
是方立民对我的施舍。接受施
舍的感觉跟施舍于人的心情
怎么可能同日而语。

回到家里，马上给婚纱店
打电话。他们告诉我婚纱已经

做好，让我先去试穿。接着又
跟礼仪公司联系，告诉他们婚
礼照旧。接下来几天，除了继
续忙婚礼，我也开始四处找工
作。鸽子特意拉我单约老孤吃
饭，席间替我诉苦，说我已经
失业了，要托他帮我找个差

事。我特别不习惯在还不是太
熟的人面前说这种事情，赶紧
表示自己没事。鸽子一点都不
客气，当即问我没有收入用什
么吃饭用什么生活用什么付
房租？她问得我哑口无言。

老孤当时并没有答应鸽

子的请求，第二天却主动私
下给我电话，问我愿不愿意
去看一个画展，说看完后写
一篇随笔。我并不想接这个
差事，因为自己无论精力还
是心力都不在状态，但老孤
说他在 C大论坛和博客都看

过我写的东西，文笔还行，只
是要成为一个记者还有一定

距离，他想让我先试一试，如
果稿子能够通过，就考虑让
我去《京城日报》。为了不失
去这个就业机会，我把活儿
接了下来。两天之后，他约我
在三里屯喝茶，要我当面把
稿子给他。

这些天，方立民公司特别
忙，我们一直都没见面。偶尔
翻开笔记本找一个电话号码，
突然在四月份的月历上看到
自己写过的备忘录：四月十三

日，方立民老妈生日。我一下
想了起来，那天我跟方立民闹
别扭，这件事早就忘了个一干

二净。我真该死！为了补偿自
己的大意，我马上出去挑了一

件真丝衬衣，又在超市买了几
个伊丽莎白甜瓜，特地去上门
请罪。

方立民老妈见我独自到
访，显得非常惊讶，是恬恬哪，
快进来，快进来。

我有些尴尬地说，阿姨，

啊不，是妈，我前一阵子太忙
了，连您的生日都没来。

方立民老妈忙说，没事，
没事，你那天不是加班吗？立
民都告诉我了。我还没有谢谢
你特地给我买的生日蛋糕呢。

这一下我更内疚了。方立
民老妈把我迎进屋里，又问，

你爸身体好点吗？
我含糊其辞说，嗯，好多

了。急忙把礼物拿了出来。方
立民老妈接过礼物盒和水果，
一叠连声地说，哎呀，上次的
蛋糕就行了，你看你又特地给
我买东西。我跟方立民老妈在

客厅坐着聊了一会儿，她非要
留我在家吃饭，说着便进厨房
忙去。我给方立民打了个电
话，他却说今天他过不来了，
现在会还没开完，晚上还有外
语课要上。

一听说他要去上外语课，

我心里又是一阵绞痛，但我知
道现在必须以大局为重，而这
个大局就是我的婚礼，这是一
个不能让老爸失望的婚礼。我
努力克制自己，让他别因为忙
而忘了吃晚饭，说完这些才把
手机挂断。

挽起袖子走进厨房。方立
民老妈跟我老妈一样能干，这
么一会儿工夫已经把饭煮上
了，我申请帮忙，她看了我一
眼，笑着让我帮她择葱和剥
蒜。我在一边笨手笨脚地干
着，同时问道，爸爸怎么还没

回来呀？
方立民老妈立刻怔住了，

过了一会儿，她有些难以启齿
地说，立民，没告诉你吗？我跟
你叔叔已经……分手了。

我顿时目瞪口呆。阿姨叹
了口气，唉，说起来让人笑话，

是吧？我们都是五十多岁的人
了，却在这个年纪做了一件不
该是这年纪的人做的事情。阿
姨的话里含着浓浓的酸楚。

我不敢多问他们离婚的
原因，只好说，妈，您不要难
过。这顿饭食而不知其味，稀

里糊涂吃到一半，老妈就打来
电话，她说老爸突然大出血，
现在正在抢救。我只觉得眼前
一片漆黑。

GHIJ

玛丽亚对丈夫竞选活动

的运作方式极为不满。她使用
肯尼迪家族的方式来解决难
题———直接挑选最著名的专
家。如果要找牙医，这个方法
就非常奏效，但在政治上，它
并非总是行得通，专家检索系
统很快就会过时，里边满是经

不住时间考验的人物，也有已
经倦于政治的人物。在这种情
况下，她咨询的人告诉她，墨
菲是最好的，而如果墨菲是最
好的，那么他就是那个应该

吸收进来的人。“我给许多人
打电话，我说：‘我想要最好
的政治上的老手。’”玛丽亚
说，“人们会给你不同的名
字。调查快结束的时候，你去
看看哪个名字出现的次数最
多，然后你再设法得到他。就

是这样。”
墨菲从政已经有 20年

了，42岁的他已经开始厌倦
深陷政治血腥，幻想在娱乐

行业开始新的生活。事实
上，他参与的竞选本身就是
小小的黑色喜剧。墨菲是一
个很有水平的讽刺作家，也
是一个有趣的人，选民对他
写的任何演讲辞都会报以最
热烈的掌声。他有运作否定

式竞选的名声，但是他使用
了所有行之有效的办法，从
最讨好人的办法到最野蛮的
办法无所不用。他运作过的
最著名的竞选，是 2000年
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共和
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让

记者们坐上候选人的大巴，
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向媒
体敞开胸怀。记者们因为那
个大胆的竞选策略而称赞竞
选主管。

墨菲了解自己的需要，也
了解其候选人的需要，他的要

求就是不受干扰地安排竞选
活动。一旦他的条件得到满

足，他就同意接手竞选。
召开记者会两天之后，阿

诺开着一辆黑色通用育空河
车去了亨廷顿比奇，在那儿进
行他竞选活动的第一次公开
露面。亨廷顿比奇是一座海滨
小城，位于洛杉矶南部约一小

时车程的地方。阿诺的竞选班
子没有计划在那里举办大活
动。他打算在英卡烤肉店会见
一批小企业主，然后参观主街
的几家商铺，听听店老板们的

抱怨，发表几段简短的讲话并
让摄像师们拍摄下来，然后开

车回来。
摄像班子中的多数工作

人员都来自娱乐媒体，包括
ET卫视、《内参》 和 E电视

台！他们是在这次活动几个
小时前组织起来的。人们一
听说阿诺将会到，马上用手
机把这个消息告诉朋友，并
为此改变了自己的工作安
排。阿诺终于在下午 1点抵
达他将举行一个小型集会的

会场时，有几千人堵塞在那
条环绕那幢西班牙式建筑的
街道上。他们聚集在那里不
是因为阿诺要竞选行政公
职，而是因为他的名气，他们
带着一种欢度节日的心情。
竞选助手们打出了蓝色的

“加入阿诺”广告牌。那是他
的竞选口号———不是加入我
的十字军东征，不是加入我
的政党，也不是加入我的事
业，而是加入阿诺。

阿诺离开那家酒店，开始
在主街上步行，十几名既结实

又衣着鲜亮的亨廷顿比奇警
察尽力疏散着人群，却被淹没
在人群之中。他身着一套普通
人的行头，一条斜纹棉布裤子
和一件蓝色的短袖衬衣，解开
了衬衣最上面的扣子。从远处
看，他就像是被人抬起来了，

似乎是人群用肩膀扛着他向
前走。他不时昂头向远处张
望，向人群中离他最远的人点
头示意，就像演员向坐在剧场
最远处的人进行表演。他最后
努力挤过人群走到街道的另
一侧，来到了一处喷泉边。有

人在那里架起了一个麦克风，
由于音响系统不能正常工作，
人们听不到他在说什么。人们
看上去并不特别在意，他们静
静地站在那里，就像是在欣赏
一部无声电影。

KLMABNO

一连三天，我都在下午

三点左右跑到收发室去。这
是邮递员送信件的时间。我
想伺机截住那封被我误寄往
市纪委的举报信。皇天在上，
天地良心，我只是模拟举报
以泄私愤，而不是真的想把
它寄出去，我可没吃豹子胆！

但是，我没有查到那封
信。我想有两种可能：一种可
能是我并没有寄出去，而是
遗失了，另一种可能则是信
早已寄到了纪委，并且转到
了吴大德的案头。我希望是
前一种可能，可万一是后一

种呢？那我就惨了。如果我是
吴大德，看了那光盘之后，首
先会追查它的来历。谁最有
条件监视他的办公室并且录
了像还刻了光盘？除了我徐
向阳还有谁啊！

我惶惶不可终日。我不

敢进出办公楼，我怕碰到吴
大德。要是他盯我一眼，我可
能会惊惶失措，泄露我告密
者的身份。我首先应当拆除
摄像头，消除作案痕迹，但是
我一时没法进入吴大德的办
公室。那么，先把监视器藏匿

起吧。我拿了一个纸箱，欲将
监视器装入其中。可是且慢，
此时吴大德在做什么呢？让
我再窥探一次吧。

吴大德和吴晓露出现在
屏幕上。我头皮一紧，是不是
在研究我那封信？桌上摆着

几份文件，并没有信。也就是
说，东窗还没事发。只听吴晓
露说：“难怪你不希望我跟
廖美娟争妇联主席的。没想
到她是你的旧相好。”吴大
德背起一只手：“胡说！纯粹
是泼污水！当年她在乡下当

老师时还诬告过我呢，市委
还派过调查组，好不容易才
证明我的清白。不信，你可以

问袁真，她和徐向阳当年都
是调查组成员。”吴晓露说：

“既然如此你还帮她说话？”
吴大德说：“这件事我帮不
了你，也不会帮她。你呀，不
要得寸进尺。”

我没料到他们的谈话还
牵扯到我，不过与那封信无
关，我也就放心了。看来事情

还没发展到这一步，那封该
死的信或许还躺在纪委的某
个文件柜里吧。吴晓露才提
拔不久，竟然又想做妇联主
席，我这位昔日女友的胃口
也太大了。

这天夜里躺在床上，我
终于依稀记起，那封举报信，

我是没有贴邮票的。也就是
说，即使我误寄了，它也会被
邮局拒绝，不会寄出。难道我

的种种担忧，都是庸人自扰？
我庆幸不已。

上班很无聊，我去只一
墙之隔的莲江公园闲逛，没
想到会在公园里碰到吴晓
露。看到我，她并不感到惊
讶，只是说：“这么巧，真是

想曹操曹操就到了。我遇到
麻烦了，正准备去找你，想请
你帮帮忙。”我摇摇头：“请
我帮忙？还有莲城名姐搞不
掂的事吗？”她冷笑了一声
说：“哼，我就晓得你心胸狭

隘，一直记恨于我。身体是
我自己的，与你何干？闲话
少说，你帮我不帮？”我缄默
了半天才说：“那要看怎么
帮了。”吴晓露说：“你先告
诉我，十几年前，廖美娟和
吴大德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

事？我晓得你下乡调查过。”
我知道她的企图了，说：“你
想找出政敌的破绽，然后给
她一个致命的打击？好，我成
全你。”

于是，我就将多年前吴
大德与廖美娟的那档男女

之事不厌其烦地叙述了一
遍。吴晓露沉思了半天，说：
“谢谢你，不过还想请你帮
我做件事，把你说的这些散
布出去。”

我错愕了，我既错愕于

她的手段，更错愕于她的态
度。我说：“不过这样一来，
可就连累吴大德了吧。”吴
晓露说：“他不管我，我还管
他？他压着你多年不提拔，你
不是也恨他么？匿名信一发
出去，就一箭双雕了，一替你
解了恨，二替我扫除了前进
的障碍。”我抽了一口冷气，

心想，给不给她当枪使呢？


